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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武经总要》修纂的历史背景，考出编纂该书较为准确的年代(应始于庆历三年十月，讫于庆历七年四月至六月

间)。同时，对学界常忽略的另外几位参修人员进行考实，说明其编纂原则并就它对后世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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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ujing Zongyao was approved of self-contained system and expatiatory details. But peopl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 compiling

process of the book and had false viewpoints about the compiling tim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patiates five problems about the compile of

Wujing Zongya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veracious timetable of the project (from 1043 to 1047), the personnel of the team, the tenet of

the compilation and the author’s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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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纂修考

①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八《勘书》。( 宋) 李焘《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三;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

一;(宋)章如愚编《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十七;(宋)江少虞撰《事

实类苑》卷三十一均有相关记载。

② ( 宋)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嘉祐编定书籍、昭

文馆书》，清光绪 9 年浙江书局刻本。《宋史》卷二百四确实

著录 :“《禁书目录》一卷，学士院、司天监同定。”

③ ( 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外国一·夏

国上》载:“宋宝元元年，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

路……明年，遣使上表……”据(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

“宝元元年十二月丙寅(公元 1039 年 1 月 1 日)，鄜延路奏元昊遣

使……奉表纳旌节告，敕其表略曰……”元昊称帝是在宝元元年

十月确属无疑，如若到了第二年再表奏宋廷要求“许以西郊之

地，册为南面之君”，而在其奏表中仍曰:“遂以十月十一日郊

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

天授礼法延祚。”似乎于理不合。故疑《宋史》所记有误，幸

有《涑水记闻》记有此事始末，以资佐证，今从之。

两宋时期一向被冠以“积贫积弱”，在军事上鲜有胜绩。

然而在兵书的编纂方面，却与此相反，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

象，《武经总要》的修纂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其体制完备，

材料详实，常被后世学者所引用，然其纂修经过却罕有问津。

本文拟就其纂修之琐碎史料进行爬梳。

1 纂修背景

兵书在北宋经历了一个逐步解禁的过程。宋太祖赵匡胤

是靠“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的，因而对兵事十分忌惮

和谨慎。这在兵书的整理和使用方面也有所反映。在宋初，“兵

书与天文为秘书”①，一直藏于禁中，秘不示人。太宗太平兴

国年间，诏修《太平御览》，其兵部就达九十卷之多，但也仅

供“御览”而已。据《玉海》:“(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

正月丙午，学士院言:‘奉诏详定阴阳禁书，请除孙吴子、历

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外，余悉

为禁书。’从之。(学士院司天监定系禁书籍十四门，为目录一

卷)”②。可见，直到仁宗朝中叶，部分兵书才得以解禁。而

在此之前，连《孙子》、《吴子》都是禁书。据文献所记，直

到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才开始专门校勘整理兵书，

由当时的大理寺丞郭固负责编校秘阁所藏兵书，但此时仍然

是“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1]。在北宋开国一百多

年以后，虽然允许对兵书进行勘校，但对兵书的外传仍然十

分戒备，兵书仍旧不能走出禁中秘阁的门槛。

不过，北宋频发的边患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北宋自公

元960年开国，直到公元979年平定北汉时才算基本完成了统

一。但之后仍然是边患不断，先是辽宋边境频繁的战争，后

又有西夏的不断侵扰。宋辽的恩怨最终以北宋屈辱地接受“澶

渊之盟”换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局面，但西夏元昊的“叛乱”却

让北宋政府难以忍受，北宋政府对兵事开始重视起来。公元

1038年，元昊建号称帝，遂遣使上表，曰③:

“臣祖宗本出帝胄……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



132

Vol.50,No.11,November,2006
·工作研究·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衣冠。……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伏愿一垓之土地，建

为万乘之邦家。……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

称大夏，……伏望皇帝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

君”[2]。

曾屡受宋朝封宣的撮尔小邦，竟然敢这样理直气壮地索

求帝号。北宋朝廷此时方才有了一点危机感，忙“诏削夺官

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

军节度使”[2]。但此后的战事并不顺利，讫仁宗庆历三年，宋

夏进行了延州、白豹城、好水川、定川寨等多次战役，宋军

败多胜少。尤其是定川寨之战，宋军一败涂地，遭受重创。“(庆

历二年)闰月戊戌，罢河北民间科徭。是月，元昊寇定川砦，泾

原路马歩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大

掠渭州而去”[3]。此数役之败，震动了北宋朝廷上下，“仁庙时，

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

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4]。

“元昊既叛，边将数败”，北宋政府对武备开始重视起来。

鉴于当时将帅昧于兵法的情况，宋廷诏修了几部兵书，如:《武

经圣略》十二卷①。晁氏注曰:“右皇朝王洙撰。宝元中，西边

用兵，朝廷讲武备，是时洙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

事迹，分十二门”[4]。此书是宋夏战争初期编修的军事著作。此

后，又诏修了《武经总要》等书。正如《武经总要·仁宗皇

帝御制序》中所说:“昨藩臣阻命，王师出戍。深惟帅领之重，

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虑泛览之

难究，欲宏纲毕举”。元昊反叛这一“藩臣阻命”行为才是此

书编撰的根本原因，至少仁宗皇帝是这么认为的。在《武经

总要》前集二十卷中，将“边防”作为独立的专项加以论述，

并有五卷的篇幅，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边防的影响力。

2 修纂时间

2.1 史籍之记载
关于《武经总要》的纂修时间，史书当中有不同的记载:

《郡斋读书志》云:“《武经总要》四十卷，右皇朝曾公亮、丁

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

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五卷，边防五卷，故

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御为制序”[4]。《直斋书录解题》载:“《武

经总要》四十卷，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撰。制度、故事各十

五卷，边防、占候各五卷。昭陵御制序，庆历四年也”[5]。即

晁志认为，《武经总要》的编撰时间为仁宗康定年间，陈录认

为其修讫的时间为庆历四年。但其他史籍当中的记载与此颇

有些差异:《宋史》记有庆历三年十月，“乙卯诏修兵书”[3]。具

体是任命谁来修撰没有提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解答

了我们的疑问:“(仁宗庆历三年冬十月)乙卯，诏修兵书。翰林

学士、承旨丁度提举，集贤校理曾公亮、朱寀为检阅官”[1]。可

是，《长编》仍然没有告诉我们这次是在修撰什么兵书。《玉

海》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书目》:《武经总要》四

十卷，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承诏编定，参政丁度总领之。书

成，仁宗御制序冠篇首……庆历三年十月乙卯，命学士、承

旨丁度提举修兵书，亮为检讨。前集(校理曾公亮)始于选将，

终于边防;后集始于伐谋，终于遁甲。四十卷三百十八门”[6]。

《长编》、《玉海》记载《武经总要》的纂修是起于庆历三年冬

十月乙卯，与前面两书目所载差别颇大。

2.2 学界之观点
后世的记录，也基本上是以前说为是，《文献通考》直引

晁氏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武经总要提要》也以晁志所言为

据。现代的学界也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说法:《辞源》称其“成

于仁宗庆历四年”[7]，《中国大百科全书》更进了一步:“宋仁宗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曾公亮(公元999-1078年)、丁度(公

元 990-1053年)等奉敕编集，以供将领学习参考。五年成书，

共四十卷”[8]。目前许多兵学的研究论文如朱少华《<武经总

要>的军事伦理思想》、刘福铸《论<武经总要>的科技史价

值》等也采此说，均将其编纂的时间直接确定为仁宗康定元

年至庆历四年。

其间也有学者对此做出过质疑，清人钱大昕就据丁度任

职的情况提出过书成应在庆历六年之后，近人毛元佑《<武经

总要>作者署名及成书时间考辨》一文，也认为《长编》所记

更为可信，同时，进一步推定《总要》成书的时间应该在庆

历六年八月到庆历八年四月之间。

2.3 笔者之考证
目录作为读书入学之门径，其影响较为广泛，故目前的

观点多本晁说也不足为怪。但是康定年间始修之说仅存此孤

证，并无其他类似的相关史料记载，而庆历三年之说既见于

正史本纪的记载，亦于私史、类书中有所反映，后说似乎更

为可信。据《宋会要》记载，“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

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既而面问御边策，移

刻罢”[9]。在此之前一月，宋仁宗召集辅臣当面询问御边之策，

且很快就结束，估计皇帝并不会很满意。这次的会见也很有

可能是进行《武经总要》编纂的一个推动因素。

关于《武经总要》一书修讫的时间，庆历四年说较为普

① ( 宋)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著录:“《武经圣

略》十二卷，右皇朝王洙撰。宝元中，西边用兵，朝廷讲武

备，是时洙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分十二门。”

《宋史·艺文志》兵书类，《通志》卷六十八兵书类，卷六

十五杂史类，均作《三朝经武圣略》十五卷。《直斋书录解

题》卷十二载:“《三朝经武圣略》十五卷，天章阁侍讲王洙

撰。案 :《文献通考》载《晁氏》说，称曾公亮、丁度撰。

下文又有是时洙奉诏云云，未知何据。宝元中上进，凡十七门，

后五卷为奏议。《中兴书目》云十卷，《李淑书目》: 十五卷。

今本与邯郸卷数同。”据《宋史》卷二百九十四《王洙传》:

“预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

制度》，著《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可见，《武

经圣略》即《三朝经武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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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然据《宋史·欧阳修传》:“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

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

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10]。以此

观之，庆历五年曾公亮仍在纂修兵书，故此说颇为可疑。

陈录所谓庆历四年，其根据为昭陵御制序。然据《武经

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末尾几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

政事丁度总领书局。适成编缀形，于奏请愿赐叙引，因言用

兵之道，有愧博古之能，聊以冠篇，传之可久”[11]。可见，书

成之时，丁度的官职已经是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了。考

之《宋史·宰辅年表》，丁度自工部侍郎、枢密副使除参知政

事的时间为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八月以后①，陈氏既认

为昭陵御制序成于庆历四年，但是关于《仁宗皇帝御制序》中

丁度已除参知政事一点则与正史记载相悖。钱大昕在《潜研

堂文集》中也早已指出了这一错误:“《武经总要》，宋天章阁

待制曾公亮等奉勅撰。仁宗御制文序其端，不著年月。陈直

斋以为庆历四年。考丁度除参知政事在庆历六年八月，则序

当在六年以后也”[12]。而到了庆历八年(公元 1048年)“四月辛

未，丁度自参知政事迁紫宸殿学士兼侍读学士”[13]。也就是说，

丁度只是在庆历六年的八月至庆历八年的四月辛未这一年半

的时间内任参知政事。则《武经总要》书成的时间的确应该

在这段时间之内。

《仁宗皇帝御制序》又载:“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

定”，可知，《武经总要》修成之时，曾公亮已擢为天章阁待

制了。考之《长编》:“己亥，赐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曾公亮三

品服。……公亮自修起居注当迁知制诰，贾昌朝其友婿也，避

嫌，故使待制天章阁。昌朝罢既半载，乃命知制诰”[1]。从中

可知曾公亮任天章阁待制的时间是自庆历七年三月己亥(公元

1047年4月22日)直到贾昌朝罢相半年之后。而《长编》同卷

载恰在四天之前，即“(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

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

北安抚使”[1]。故公亮“乃命知制诰”时应当在庆历七年的九

月之后，也即庆历七年三月至九月之间为曾公亮待制天章阁

的任期。而这段时间又恰好在丁度参知政事的任期之内。因

此，我们可以把《武经总要》修讫的时间范围再行缩小进这

半年之内。

而贾昌朝是因“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故“引汉灾异册

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昌朝既罢，执中等复申前请，

于是各降官一等而辅政如故”，结果“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

陈执中为给事中，……工部侍郎丁度为中书舍人”[1]。十几天

之后的“四月乙卯，陈执中、宋庠、丁度皆复所降官”[1]。可

知昭陵之序的所作时间当在庆历七年四月之后了。据《长编》

可知，曾公亮在庆历五年闰五月已经兼“编修唐书官”②。而

《长编》又载:“(庆历七年六月)庚午，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

修《唐书》”[1]。丁度这个主修官也被调往提举编修《唐书》去

了，此时《武经总要》应该已经修成。因此，《武经总要》成

书时间极有可能是在仁宗七年四月至六月这两个月之内。

3 纂修人员

《武经总要》主要编修者是曾公亮和丁度两人。曾公亮，

字明仲，泉州晋江人。天圣年间“举进士甲科”，仁宗时初为

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擢天章阁待制，后为翰

林学士，未几，擢给事中、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除枢密

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

学士。神宗即位，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熙宁二年，进昭

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其曾任宰辅十五年，历三朝，老

成持重，深得宋仁宗、英宗、神宗的赏识和信任，曾两度参

与立储大事。又“公亮明练文法，更践久，习知朝廷台阁典

宪”[14]。因而在庆历三年他任集贤校理时得以承诏编修《武经

总要》。

丁度，字公雅，宋开封祥符人。“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词

学科，为大理评事、通判通州，……还知太常礼院，判吏部

南曹”[15]。“章献太后善之”[15]。仁宗时历知制诰、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尚书右丞等，深得仁宗赏识，“度性淳

质，不为威仪，居一室十余年，左右无姬侍。然喜论事，在

经筵岁久，帝每以学士呼之而不名”[15]。曾上《备边要览》、《庆

历兵录》、《赡边录》等，于边事多所论述。因而晚年也得以

提举《武经总要》的编撰工作。

另外，《武经总要》至少还有两个参与编撰的工作人员。

一个是朱寀。前已述及，仁宗庆历三年诏修《武经总要》时，

朱寀与集贤校理曾公亮曾同为检阅官。朱寀，史无详载，但

其故去后，范仲淹曾上《进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

与弟寘状》，其中记载了关于朱寀的一些零星的资料。其“幼

有俊材，服膺儒术，研精道训，务究本源。越自经庠，擢升

文馆”[16]。喜《春秋》之学，有《春秋指归》若干卷上进。曾

任府界提点、秘书丞、集贤校理等职。而“(仁宗庆历三年)九

月丙寅，以佐著作直讲为集贤校理，寻卒”[1]。故其参加《武

经总要》编修的时间极为有限。另一位是当时的司天监杨惟

德，他是《武经总要》后集占候五卷的主要编撰人员。天文

占候以及阴阳五行之书，在宋代是禁书，其禁令之严格更甚

于兵书。直到嘉祐年间还是“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

臣”。此时更不可能让一般的大臣来进行撰集整理。但是由于

①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一十一《宰辅年表》载:

“( 庆历六年) 二月癸丑，王贻永自检校太傅、枢密使加同平章

事。八月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以贾昌朝论事不合，改枢密副使。

丁度自工部侍郎、枢密副使除参知政事。”中华书局，1 9 7 7 年

1 1 月，第 5 4 6 9 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六，仁宗庆

历五年闰五月庚子:“庚子，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

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

编 修 《 唐 书 》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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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编撰中“考星历，辨云气，刑徳、孤虚、推步、

占验，行之军中，阙一不可”[11]。因此不得不命当时的专业人

士“司天监杨惟德等，参考旧说，附之于篇”[11]。杨惟德，正

史无传，其资料散见于各书。自仁宗景祐元年就为同判司天

监，到庆历年间仍任司天监。故其天文五行类著述颇丰，《宋

史·艺文志》著录有四部:杨惟徳《乾象新书》三十卷①，杨

惟徳、王立翰《太一福应集要》一卷，杨惟徳《景祐遁甲符

应经》三卷、《七曜神气经》二卷(杨惟徳、王立翰、李自立、

河堪等撰)，杨惟徳《六壬神定经》十卷②。此人可谓是研究

天文五行的专家了，命其进行修撰，亦在情理之中。

4 修纂原则

《武经总要》是出于“深惟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的

情况下“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的。关于其编修

的原则，其他史书鲜有记载，但在《仁宗皇帝御制序》里说

得很明白:“虑泛览之难究，欲宏纲之毕举”。这可以说是《武

经总要》编修的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具体一点就是:“凡军旅

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

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且

用兵贵乎有纪，尚节制也;决胜至于无形，尚权变也。六师练

训，四方风土，爰从删正，可备庙算也。又若营阵、法制、器

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并形图绘，悉以训释。考星

历，辨云气，刑徳、孤虚、推步、占验，行之军中，阙一不

可”[11]。这一指导原则从历代故事、本朝制度、沿边地理、阴

阳占候 4个方面规定了《武经总要》的基本纲要。可见，《武

经总要》编撰之初所确立的目标就是将其编成一部百科全书

性质的军事教科书。

这在其详细的目录分类所反映的内容体系中体现得更为

鲜明:《武经总要》共四十卷，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分

为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后集二十卷，前十五卷为故事，后

五卷为占候。制度十五卷着重论述了选将料兵、……通讯联

络等军队建设与作战的基本原则、制度与常识。边防五卷则

对沿边的河北路、定州路……广南东西路等地的方位四至、地

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兵力配备等以及

周围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都进行了介绍。后集故事十五卷则

是“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竒决胜之策，并著于

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谓之‘故事’，总一

百八十五门”[17]。“每目取数事尤切者以为法”[17]，即选取古代

有代表性的战例，分析总结有关计谋方略、将帅修养、治军

原则、常用战法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古兵法中的精句为标

题，分列各目。占候五卷则是讲述军事行动中的阴阳占候，孤

虚占验之类的问题。真可谓是“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

历代之得失”[18]。

5 意义与影响

《武经总要》有史可考的几位编撰者中，并不都是专业性

很强的军事人才。杨惟德是当时的司天监，虽然精通天文五

行之术，但是并不諳军事;丁度虽曾参与《备边要览》、《庆历

兵录》、《赡边录》等多部兵书的编纂，并于边事多所论述，但

其仍是文臣出身;至于朱寀更是于兵学没有什么研究;而“仁

宗为守成令主，然武事非其所长;公亮等亦但襄赞太平，未娴

将略”[18]。故“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大

抵所谓检谱角抵也。至于诸番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

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18]。这也是《武经总要》的一个

较为明显的缺陷。另外，“《占候》部分介绍天文、气象等对

战事的影响，具有迷信色彩，是全书的糟粕”[8]。

虽然如此，《武经总要》以其开创之功，在军事学术史上

还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第一部官修兵书。全书卷

帙浩繁，体例完备，再加上备一朝之制度、具历代之得失的

丰富内容，使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制度史、军事史、思想史

和科技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书在明代影响尤为突出，这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被体

现得淋漓尽致:《武经总要》在纂修成书后便曾刊印颁之武学，

到南宋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椠本现已不

存。传世的刻本多为明本，大体有以下几种:明正统刻本，现

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李约瑟博士所赠，题记载“予在琉

璃厂访得明正统本《武经总要》一部，谨以奉赠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明弘治、正德间重刻绍定本(覆宋本)，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中国古代科技图录丛编初集》1959年据郑振铎先生

藏本及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了前集;明弘治17年李赞刻本，现

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明嘉靖刻本和明庄重万历36年抄本，藏国

家图书馆;明万历金陵书局唐富春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出

版社合作影印了全书。另外，清修《四库全书》也曾收录，19

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时曾影印

文渊阁本，但内容多舛，为学者所诟。

《武经总要》所开创的兵书编纂体例对后世的兵学著述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王询所言:“宋曾公亮综诸家方略为

书曰《武经总要》，用兵者仿焉。近世南闽虚舟君本学著《韬

钤内外篇》七卷，其门人都督虚江俞公大猷为之发微，并著

《剑经》、《射法》等篇，合之，凡八卷，以续于《武经总要》，

校刻之”[19]。而明人唐顺之著《武编》更是仿效《武经总要》

的体例编撰而成，“是书皆论用兵指要，分前后二集。……体

①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六《艺文志·五行类》收录，《直斋

书录解题》卷十二作《景祐乾象新书》。

② 此四部书为《宋史》卷二百六《艺文志·天文类》收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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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实际应用的仍然是以集合了多媒体技术的二维图形用

户界面为主的交互方式，其中的多媒体技术主要是作为计算

机的信息表现手段，仅仅拓宽了计算机的输出带宽，提高了

用户接受信息的效率，因此多通道界面还有许多的发展空间。

多通道界面在合成多模式信息表达时存在着瓶颈，因而不能

很好地发挥它的优势，不能完全满足残障用户对软硬件的要

求。这主要由于存在缺乏对多模式信息信号同步和协同机制

关联，具体表现为语音与唇动人脸动画强关联同步以及语音、

唇动与手势的协同关联，例如视频和手语的不协同会影响聋

人对视频理解。只有当这些协同关联问题解决好了，残障用

户才能真正做到和正常人一样无障碍地获取网络信息。随着

人工智能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智能化的网络界面必将能

更好地满足残障用户的需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构建和谐

社会，正如管理学所说的木桶原理一样，一个沿口不齐的木

桶，其盛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

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9]。显然残障用户就是网络用户中

偏短的那块“木板”，只有补短才能让短木板加长，国家应该

在IT产业政策和技术方面对残障用户群体多一点关爱，才能

使木桶的容量增大，进而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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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略如《武经总要》”[20]。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武经总要》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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